
        
            
                
            
        

    
兒子的生日宴會

作者：遭瘟的猴子

《冰戀書櫃》

週末一早，阿綱揉著有些還有些發酸的腰眼從床上爬了起來。

今天是他十八歲的生日，為了準備成人禮還得好好收拾一番。

尤其今天還邀請了媽媽兩個最好的朋友和她們的兒子，可不能慢待了客人。

從酒水到調料，從廚具到餐具，當然還有最重要的食材，阿綱仔細檢查了一遍確認沒有任何紕漏這才放心。

這時阿綱聽到門鈴響知道是客人到了，急忙跑去開門。

門廊裡正站著兩個風姿綽約的熟婦和她們的兩個兒子。

前面一位是阿明的媽媽曲婷，她身材嬌小留著清爽的短髮，一雙杏眼目光炯炯透著精明幹練。

雖然是來朋友家參加聚會，但是一向嚴謹的曲婷還是穿著自己的黑色套裝，恰到好處的制服短裙和黑絲高跟將這個中年熟婦的下身曲線勾勒得無比誘人。

曲婷身後是阿飛和他的媽媽于敏。

相對於曲婷的職業套裝，于敏的裝束就要隨意一些。

她身穿一件淺色絲綢長裙，一頭燙著波浪的長髮顯得端莊而高貴。

走路時腳下的高跟涼鞋踢踏作響，飄起的裙擺下露出一雙包裹著水晶絲襪的美腿更是讓人不禁垂涎。

曲婷和于敏都是阿綱媽媽的好朋友，她們都是有名的女強人，三個人既是生意上的夥伴也是私下的密友。

這次她們是受到阿綱媽媽李美華的邀請來參加阿綱十八歲的成人生日宴，所以也都帶上了各種的兒子。

阿綱看到客人來了連忙開門請他們進來。

曲婷的脾氣比較直爽，看到李美華沒有出現於是問道：「阿綱，你媽媽呢？還在忙嗎？」

阿綱微微一笑說道：「她還在廚房呢，你們先坐著，我去請她出來。」

說完轉身走進了廚房。

不一會，就聽見一陣嘩啦啦輪子滾動的聲音傳來，阿綱正推著一輛說囚車不像囚車，說狗籠不像狗籠的鐵籠子走了過來。

那鐵籠裡關著一個幾乎全身赤裸的美婦人，正是阿綱的媽媽李美華。

那鐵籠的高度還不到成年人的腰部，李美華只能像狗一樣跪趴在籠子裡。

她全身的衣服都已經被脫光，只有一雙黑色的絲襪包裹著她那修長渾圓的美腿。

艷紅的雙唇被一個鉗口球撐得大大的，滑落的口水在她唇邊留下了一道亮晶晶的絲線。

她那豐腴的肥屁股高高翹起，一條黑色的狗尾巴隨著她屁股的抖動來回搖擺，狗尾末端的木柄就塞在她的後庭中，看粗細竟然足有一枚鴨蛋那麼粗。

狗尾的下方露出一截嗡嗡震動著的震動棒，李美華的陰道在震動棒的刺激下已經明顯充血，兩片陰唇紅得像玫瑰花瓣一樣，看來這跟震動棒已經插了很久了。

阿明看著李美華淫蕩的模樣率先驚叫了出來：「哇，是李阿姨呀，你這樣可真性感，真像一條發情的母……呃，嘿嘿嘿……」

阿明的話只說了一半，曲婷杏眼一瞪他就只好乖乖閉嘴，尷尬地撓了撓頭。

曲婷平日裡最為嚴肅，對兒子的管束也頗為嚴格，此刻忍不住教訓阿綱道：「阿綱，你怎麼可以這麼對待你媽媽？快放她出來！」

阿綱無奈地聳了聳肩伸手去摘下李美華的鉗口球說道：「媽媽，還是你親自和她們解釋吧。」

李美華活動了一下張開太久有些發麻的嘴巴這才說道：「曲婷，我是自願的。其實我和兒子早就約好，在他十八歲的生日上把我作為肉畜宰殺吃掉了。呵呵，我就是怕你知道詳情會不來參加所有才瞞著你們的。真是抱歉啊。」

其實這種母親在兒子成人禮上獻身的事情並不少見，或者說已經成為了一種風尚，只不過曲婷沒想到一向和自己一樣作風硬派的李美華會情願成為肉畜。

另一位媽媽于敏也是頗為驚訝，但是久歷職場的她早就學會了處變不驚，看著跪趴在狗籠裡的摯友于敏就像日常交談一樣淡定地問道：「好吧，那我們能為你做些什麼呢？」

李美華微微一笑說道：「還是你善解人意，其實我希望能在我被處死之後幫忙處理我的身體。畢竟要烹調這麼大一塊肉光靠阿綱的話恐怕做出來也不能吃了。」

曲婷對此顯得還是不能接受，她蹲下身子看著李美華那暈紅的鵝蛋臉說道：「可是你明明一向主張要嚴格教育兒子的，這樣不是讓他們學壞嗎？」

李美華說道：「是的，以前我也是這麼覺得，但是現在不同了，從今天起阿綱就是成年人了。

以後他們也免不了要經常宰殺女人，我相信能夠親手宰殺媽媽對他來說一定是非常有價值的經歷。

留下幫忙吧，曲婷，前段時間你的兒子過生日你沒有獻身，就讓他在我身上找找感覺，也算是一點補償吧。」

曲婷看了看正眼巴巴望著自己的兒子阿明無奈地嘆了口氣坐到了一邊，阿明看到媽媽已經默許了高興地抱住媽媽使勁親了一口說道：「媽媽，你真是太好了。」

曲婷羞得滿臉通紅，連忙推開他呵斥道：「阿明，不許這麼沒規矩！」

曲婷都已經默許了，于敏更是沒有反對，她的兒子阿飛還沒到十八歲生日，不過嘗試一下宰殺女人總算沒有壞處。

這時阿綱打開了鐵籠子的門說道：「出來吧，媽媽，我們要準備一下開始宰殺了。嘿嘿，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要嘗嘗媽媽的美肉了。」

李美華陰道裡還夾著一支正在工作的震動棒，那酥酥麻麻的感覺讓她只能夾著雙腿小心翼翼地挪動著身軀，兩片肥白的臀肉來回扭動顯得更加淫蕩。

爬出鐵籠的李美華習慣性地想要站起來，可是就在她剛剛挺起身子的時候阿綱卻伸手按住了她的頭頂。

李美華由於長時間呆在籠子裡肌肉有些麻痺，被兒子這一按一下子失去平衡向前摔倒撲向了兒子的胯下，一張小嘴隔著兒子的短褲正好親上了阿綱的肉棒。

阿飛和阿明看著不禁笑道：「哈哈哈，李阿姨，你好淫蕩啊，這就等不及要幫阿綱口交了嗎？」

「唔唔，阿綱，你幹什麼？」

李美華掙扎著離開兒子的胯下跪坐在地上說道：「怎麼突然按媽媽的頭，差點害媽媽摔倒。」

阿綱像是逗弄小狗一樣伸手托住她的下巴說道：「你是在以什麼身份說話呢，母狗？」

李美華明白兒子已經完全把她當作一條母狗來看待了，這讓平日裡慣於發號施令的她不禁感到臉上發燒。

阿綱又逼問道：「快說啊，你是什麼身份？」

李美華羞得緊閉雙眼低低的聲音答道：「我，我是主人的母狗。」

阿明忍不住湊上來揉捏著李美華那豐腴的屁股說道：「哇，想不到李阿姨居然這麼下賤。哈哈，阿綱，待會可不可以讓我們也操一下這隻母狗啊？」

「當然可以，反正要殺掉吃肉了，就當是廢物利用一下吧。」

阿綱說著又轉頭對李美華說道：「對了母狗，去把你的項圈拿來。」

李美華就像一條溫順的母狗一樣搖晃著插在直腸裡的狗尾爬進了裡屋，不一會就銜著一隻銀灰色的金屬項圈爬了回來。

阿綱接過項圈表揚似的拍了拍媽媽的頭頂，彷彿在說真是只聽話的乖狗狗。

阿飛看到那隻金屬項圈上還有幾個按鈕和指示燈，於是問道：「阿綱，這個項圈上的按鈕是做什麼用的？」

阿綱一邊給媽媽李美華戴上項圈一邊解釋道：「這個項圈是我特意定做的道具，打開開關之後項圈上的電極就可以母狗身上的生物電。

然後根據母狗的興奮程度給項圈內側的氣囊充氣，對母狗造成窒息。嘿嘿，母狗被項圈處死，這不是很合理嗎？」

「哈哈，真有你的，阿綱。」

阿飛興奮地看了自己的媽媽于敏一眼繼續說道：「媽媽，要不要我們也訂做一個？」

于敏臉上一紅啐道：「呸，小混蛋！再敢胡說八道看我不打你！」

與此同時阿明也是偷偷瞥了一眼自己的媽媽曲婷，只不過懾於媽媽的威嚴不敢像阿飛一樣明目張膽地說出來。

而曲婷已經注意到了兒子那充滿了慾望的眼神，當即狠狠瞪了他一眼，阿明嚇得趕緊轉過頭去不敢出聲。

而阿綱和阿飛看到他的模樣不禁都是一陣偷笑。

這時阿綱又搬過一架攝影機架在了大廳裡，這是他十八歲成人的生日宴會，也是他處決母狗媽媽的重要日子，當然要拍下來好好保存了。

一切準備就緒，阿綱這才按下了項圈上的按鈕，項圈上的紅色指示燈開始閃爍了起來。

阿綱托起媽媽李美華的下巴居高臨下地說道：「好了，母狗，等著被操死吧！」

面對兒子的羞辱，李美華不禁覺得臉上發燒下身一陣麻癢，同時脖子上的項圈開始微微發脹，李美華忍不住張開小嘴發出哦的一聲嬌喘。

接著阿綱又繞到媽媽身後啵啵兩聲拔出了插在她下面的震動棒和狗尾。

李美華又是一聲低吟，微微有些紅腫的陰唇一張一合地翕動著，後庭更是被撐出一個大洞，裡面鮮紅的嫩肉清晰可見。

阿綱用手指撥弄著媽媽的兩個洞穴說道：「母狗，你希望主人操哪個？」

李美華羞澀地說道：「操，操媽媽的小穴吧。」

阿綱眉頭一皺，伸出兩根手指在媽媽紅腫的陰唇上一掐，李美華立刻痛得哎呦一聲慘叫差點跌倒在地上。

阿綱又問道：「又忘了你的身份了嗎？重新回答一次！」

李美華輕輕咬了咬嘴唇這才低低的聲音說道：「請，請主人，操母狗的小穴。」

她滿以為阿綱這次該滿足了，可是沒想到阿綱竟然將手指伸進她的小穴捏住她最敏感的嫩肉狠狠地掐了一把。

李美華痛得全身一陣顫抖撲通一聲摔倒在了地上。

阿綱不依不饒地說道：「區區一條下賤的母狗還知道害羞嗎？給我大聲點說出來！」

李美華平日裡都是頤指氣使，從來沒有人敢對她發號施令。

然而現在面對兒子的凌辱她卻覺得異常地興奮，就算不想承認，但是脖子上越來越嚴重的窒息感也說明了她明明很享受這種母狗的待遇。

她不禁抬起頭偷偷看了看自己的兩位摯友，她們兩個也正在看著她。

曲婷的目光不解中透著幾分鄙夷，而于敏則更多的是好奇和期待，彷彿看到了什麼珍禽異獸一般。

李美華明白她們兩個也已經不把她看作是朋友了，在她們眼中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陌生的蕩婦，一條下賤的母狗。

想到這裡，李美華終於鼓起勇氣大聲叫道：「求主人，求主人操母狗的騷逼吧！求主人操母狗的騷逼，把母狗操死吧！」

阿綱這才滿意地點了點頭，然後掏出早已怒脹的肉棒躺下說道：「來，母狗，自己坐上來！」

李美華只得分開一雙美腿騎跨在兒子身上，白嫩的手指分開自己的陰唇，對準兒子挺立的龜頭坐了下去。

在震動棒的調弄下，李美華的騷穴早已經是泥濘不堪，這下咕嚕一聲輕鬆地就將兒子的肉棒整根吞了進去。

兒子的龜頭粗暴地刮蹭著她那敏感的肉壁，李美華哦得一聲身子一軟癱倒在了兒子阿綱的身上。

阿綱感受著母親溫暖陰肉的包裹不禁更加興奮，他用力聳動了幾下腰胯撞得李美華的屁股啪啪作響，嘴裡罵道：「沒用的母狗，這麼快就沒力氣了怎麼行？快點給我起來。」

可是李美華還沒來得及爬起身子，已經有一隻手揪住她的頭髮將她的頭拉了起來。

她睜開迷離的雙眼一看，眼前赫然正是一個粗大的肉棒。

一想到可以盡情蹂躪這個平日裡和媽媽一樣威嚴的美婦人，阿飛的肉棒就脹得想要炸開一樣，碩大的龜頭脹成了紫紅色，頂端還頂著一滴晶瑩的露珠。

他抓住李美華的頭，像塗口紅一樣用自己的龜頭抵住她那柔軟的嘴唇畫著圈說道：「嘿嘿，阿綱，我要操這隻母狗的嘴了，你不介意吧。」

「當然不介意，咱們一塊上，盡快操死這隻母狗大家吃肉了。哈哈哈。」阿綱一邊說著一邊看了一眼旁邊蠢蠢欲動的阿明。

「嘿嘿，阿明也一起上吧，這隻母狗的屁眼還閒著呢。」

要說阿明內心的慾火可是比他們兩個還要強烈，只不過在媽媽嚴厲的目光下他也不敢輕舉妄動。

這時候聽到了阿綱的邀請，他不禁轉過頭去看了一眼自己的媽媽曲婷。

曲婷只得用鼻子輕輕哼了一下轉過了頭去，意思自然是默許了他的請求。

阿明興奮地一下撲到了李美華光潔的後背上環抱住她豐腴的身體，雙手抓住那一對豐滿的乳球狠狠地揉捏著叫道：「哈哈哈，騷母狗，看你還威風，這次還不操到爽！」

曲婷聽著兒子的指桑罵槐生氣地張了張嘴似乎想要呵斥他，但終於還忍住了。

阿明放肆地撫摸著李美華的身體，完全把她想像成了自己的媽媽曲婷。

曲婷平常對他管束非常嚴格，每週只允許他做三次，而且從來不讓他碰別的女人，現在阿明只想在這個女人身上狠狠發洩一番。

他將李美華的腰肢壓低，讓她的屁股翹起來，龜頭對準她那柔軟的肛門像是釘木樁一樣狠狠地戳了進去。

阿明放肆的衝撞讓李美華感到屁眼好像要炸裂了一般，而同時被三個可以做她兒子的少年蹂躪的羞恥感更是讓她頭暈目眩。

強烈的興奮感讓她的直腸和陰道不停地收縮，逐漸加強的窒息感更是迫使著她用力吮吸著嘴裡的肉棒。

三個少年從未體會過如此暢快的感覺，他們猛烈的抽插簡直就像要將這隻母狗用肉棒搗碎一般。

「哈哈哈，阿綱，你的母狗可真帶勁，屁眼裡又熱又緊，簡直比我媽媽的陰道還爽啊。」

「嘿嘿，喜歡的話待會把母狗的屁眼挖出來可以拿去塑化，做成飛機杯送給你，反正我不喜歡操母狗的屁眼。」

「哈哈，難怪這母狗的屁眼這麼緊了，你還真是挑剔啊。」

「阿綱你這麼大方，能不能把這隻母狗的頭送給我，我也想留下做口交器啊。」

「那可不行，母狗的頭我要自己留著。嘿嘿，我要把她的頭改造成鬧鐘，睡前把肉棒插進她嘴裡，早上就會用口交叫我起床了。」

「哈哈哈，還是你有辦法，要是弄一批這樣的人頭鬧鐘去賣一定火的不得了。」

「哪有，只不過就是想盡可能利用這條母狗的身體罷了，嘿嘿嘿。」

這時候李美華脖子上的項圈已經越收越緊，她的眼前已經開始金星亂冒，腦袋也覺得暈乎乎的，但只有聽覺卻似乎變得更加靈敏了。

她彷彿聽到上百個聲音圍著她叫她「母狗」，並且不斷議論著怎樣處理她的身體。

強烈的羞恥感讓她不由自主地扭動著身體，也不知是想要逃離還是要加強這份刺激。

坐在一邊的曲婷原本已經轉過頭不去看這淫亂的場景，然而三個少年放肆的辱罵聲和李美華粗重的喘息聲還是讓她不禁春潮暗湧。

她忍不住偷眼看向這邊，只見李美華白嫩的身子在三個少年的夾攻下就像一條豐腴的大白蛇在隨著舞蛇人的笛聲扭動著柔軟的腰肢，場面說不出的淫靡與魅惑。

正在她有些出神的時候，突然肩膀被人輕輕拍了一下，曲婷嚇得全身一顫，卻見好朋友于敏正笑吟吟地看著她。

曲婷臉上一紅說道：「哎呀，你幹什麼？」

于敏別有深意地看著她說道：「喲，生氣了，打擾你看好戲了？」

曲婷更是無地自容，只得轉過頭去不理她。

于敏微微一笑就像是自言自語一般說道：「不過說實話，真沒想到美華居然會這麼淫蕩。」

曲婷乾脆就閉上了眼睛沒再理她。

這時候李美華脖子上的項圈已經越來越緊，缺氧使得她的身體開始不住地痙攣。

她的陰道和直腸就像兩個漩渦一樣不停地吸吮擠壓這兩支年輕的肉棒，而她的舌頭更是不斷舔舐著那塞滿了她小嘴的碩大龜頭。

在李美華這樣「盡心盡力」的侍弄下，三個少年終於達到了噴發的極限。

他們各自抓住李美華的身體狠命地抽插著，粗暴的動作簡直就像要將她活活撕碎一般。

李美華此時已經幾乎失去了意識，但是女人的本能卻反而被激發了出來。

她的雙眼已經翻白，一雙絲襪美腿在地板上不停地亂蹬，但是腰胯卻還是有節奏地來回搖擺迎合著少年們的抽插。

四個人就像一台性愛機器一樣瘋狂地運轉，整個大廳裡都迴盪著他們粗重的喘息聲和肉體碰撞的啪啪聲。

突然間李美華雙腿一蹬身子猛然一僵，三個少年只覺一股強大的吸力包裹住自己的肉棒，禁不住都是哆嗦著將精液噴進了李美華的深處。

一陣猛烈的射精過後的三個少年像是虛脫了一樣呼哧呼哧喘著粗氣，李美華失去了支撐立刻軟軟地癱倒在了地板上。

只見她雙腿還在微微抽搐，沾滿了黏液的蜜穴口中一股金黃的尿液緩緩流出。

被項圈緊緊勒住的脖子突地一梗發出哦的一聲輕響，她喉嚨中最後一口空氣混合著精液從嘴裡噴了出來。

阿綱摸了摸媽媽的胸口發現已經沒有了心跳，她那軟綿綿的身體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塊美肉。

他坐起身來揉了揉媽媽那柔軟的乳房感嘆道：「操，這母狗真帶勁，剛才感覺簡直要被她搾乾了。」

阿飛也應和道：「是啊，沒想到操她的騷嘴也能這麼爽。」

阿明則拍打著李美華的白屁股說道：「哼，這個騷母狗，平時裝得那麼正經，骨子裡居然這麼淫蕩。哼，看我不打你屁股。」

說著他揮手在李美華的屁股上啪啪猛打了兩巴掌，那雪白的臀肉被他打得一通亂抖。

阿飛則笑道：「哈哈哈，你打起死狗來倒是毫不留情啊。」

三個少年又是一陣大笑。

這時候曲婷卻突然站起來說道：「夠了阿明，你今天太放肆了！」

聽到媽媽的呵斥阿明習慣性地站起來，嘴裡卻不禁低聲抱怨道：「怎麼了嘛，說好了今天可以放鬆一下的。」

「真是太不像話了。」

曲婷又生氣地坐下說道：「稍微一放鬆就把平日的教導都扔到九霄雲外去了。」

這時候于敏卻笑嘻嘻地走到她身邊說道：「好了，別生氣了。說起來這也不能全怪阿明啊，你平時對他的管束也太嚴了。而且，呵呵，你自己剛才不是也很興奮嗎？」

「你，你胡說什麼？」被于敏說中的曲婷不禁顯得有些慌亂，她轉頭看向兒子，只見兒子也正直直地盯著她，眼睛裡的慾望幾乎都要噴出來了。

曲婷不禁被兒子的眼神嚇了一跳，她站起來說道：「阿明，你，你，做什麼？」

她那驚慌的語氣不但沒有震懾到兒子，反而更加暴露了她的外強中乾。

阿綱和阿飛對視了一眼也都站起來壞笑著走向了曲婷，他們一左一右抓住了曲婷的雙臂說道：「曲阿姨，你剛才是不是真的很興奮啊？」

曲婷掙扎著說道：「你，你們胡說什麼？我，你們快放開我！」

可是阿綱和阿飛又怎麼會放過她呢，他們架住曲婷的手臂將她嬌小的身軀架了起來，曲婷就像一隻被揪住耳朵拎起來的兔子一樣驚慌失措，一雙絲襪美腿不住地亂踢。

阿明和阿飛從沒見過這個女強人如此慌亂，他們像是得到了有趣的新玩具一樣一邊把玩著她的身體一邊不停用言語羞辱她。

這時候阿明也終於忍耐不住了，他直接衝上來摟住媽媽的腰就開始撕扯她腰間的制服短裙。

曲婷眼睜睜看著短裙被兒子撕成了一堆碎布更是忍不住大聲驚叫：「阿明！你給我住手！快放開！你，唔唔唔……」

可是她的話還沒說完，阿明已經一把扯下了她的蕾絲內褲塞進了她的嘴裡。

阿明分開曲婷那閉合著的陰唇，一股清露咕嚕一聲就從她那粉嫩的洞穴裡流了出來。

阿明從她的胯下摸了一把淫液塗抹在她的臉上說道：「呸，原來你也是一條淫蕩的母狗。哼，還敢裝假正經，騷水都流成河了！」

曲婷感受著兒子黏滑的手指在自己臉上摩挲，知道那都是她陰道裡分泌的汁液她更是羞得無地自容。

想到自己今天在兒子面前如此出醜，以後可是再也抬不起頭來了。

看到媽媽曲婷那副羞愧的模樣，阿明索性分開她的雙腿一挺身將肉棒插進了她那濕滑的陰道。

感受到兒子的入侵曲婷又開始掙扎，但是在三個少年的挾持下卻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而阿明抽插時陰道裡傳來的咕嘰咕嘰的水聲更是如同在不停地指責她是個蕩婦。

這時阿綱提議道：「阿明，我們把這隻母狗也殺掉吃肉怎麼樣？」阿飛也說道：「是啊，之前你生日的時候沒有殺，這次就當是補償你了。」

曲婷聽到他們要殺掉自己不由得驚訝地瞪大了眼睛看著兒子，阿明看到她那副模樣非但沒有可憐她，反而獰笑著說道：「哼哼哼，裝模作樣的母狗，你居然也會害怕？哼，今天就把你宰了吃肉。」

說著他抱住曲婷的纖腰，阿飛提起她兩條玉臂，兩人將曲婷抬起放到了一旁準備好的砧板上。

阿飛將曲婷的雙臂用繩子綁在砧板上讓她不能掙扎，然後掏出了她嘴裡的內褲問道：「怎麼樣啊，曲阿姨？被當成母狗操的滋味不錯吧？」

曲婷雖然驚慌但還是死撐著說道：「阿明，你們，你們快把我放開。快放開媽媽，媽媽保證絕不會找你算賬。」

阿明正抱著媽媽的屁股幹得起勁哪裡會聽她的話，當即說道：「哼，騷母狗，還在裝模作樣，阿飛，你幫我把她的嘴巴堵上。」

「好的，非常樂意。」阿飛說著捏住曲婷的下巴將自己的肉棒塞進她的嘴裡抽插了起來。

另一邊阿綱抱起李美華的屍體放到一塊案板上說道：「於阿姨，現在就麻煩你幫忙處理一下我媽媽的身體吧。」

「嗯，好的，不過要怎麼處理呢？」于敏伸出手指輕輕碰了碰李美華那軟綿綿的身體，一想到這塊美肉就是之前的好友還是讓她有些緊張。

阿綱笑道：「不用很麻煩，屠宰之前她已經禁食兩天了，之前也仔細灌過腸，只需要把她體內的精液清理乾淨就可以整體清蒸了。」

「呃，好吧，你們這群小鬼，把肉弄髒了卻要我來收拾。」

于敏搓搓手說道：「那你去幫我拿一些清水吧。」

阿綱這時壞壞地一笑說道：「不許用水哦，於阿姨，就用你的舌頭清理乾淨吧。」

「什麼？」雖然已經預料到這些小鬼會對自己下手，但是這樣下流的命令還是讓于敏吃了一驚！

「竟敢讓我去舔你們的精液！」于敏說著雙手叉腰站直了身子，一副長輩訓斥晚輩的架勢。

阿綱則指了指正在被阿飛和阿明按在案板上玩弄的曲婷說道：「於阿姨，你還是聽話一點吧，不然我就當你也想得到同樣的待遇。」

「唉，好吧，既然是你的生日那就聽你的好了。」于敏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氣，只好按照阿綱的指示去舔食李美華體內的精液。

她盡量分開李美華的雙腿，將她胯下的蜜處完全暴露了出來。

雖然是從前的好友，但是如此近距離看到李美華的私處還是讓她感到臉上一陣發燒。

于敏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掰開李美華那小巧的陰唇露出裡面鮮嫩的蚌肉，一股精液特有的腥味讓她不禁覺得有些暈眩。

她忍住強烈的羞恥感將舌尖探進那誘人的肉穴中，淫水和精液混合的滋味讓她的味蕾彷彿都要爆炸了一般。

「嘿嘿嘿，這不是挺能幹的嘛，精液的味道不錯吧。」阿綱說著伸手撩起了于敏的裙擺將她那包裹著白色內褲的大屁股暴露了出來。

于敏正陶醉在舔食精液的工作中，突然驚覺有人掀她的裙子立刻驚叫道：「啊，阿綱，你要幹什麼？」

「嘿嘿，當然是幹你了。」阿綱說著撥開于敏的內褲一挺身，粗大肉棒直接插進了她的蜜穴中！

「呼，於阿姨，你的騷穴也早就濕透了啊，嘿嘿，幹起來真舒服。」

「哦，哦，阿綱，輕一點，哦，輕，輕一點。」于敏嬌喘著說道。

「輕點？為什麼要輕點，操得越重才越爽嘛。」阿綱說著故意猛操了兩下，龜頭撞在花心上，于敏又是一陣淫叫。

「哦，哦，好孩子，輕一點，哦，我都不能幫你媽媽清理身體了。」

「哈哈哈，真是條聽話的母狗，你可要舔乾淨點，待會可以多賞你幾塊肉吃。」

這時候一直在操弄曲婷小嘴的阿飛突然說道：「好哇阿綱，你可夠狡猾的，居然這就把我媽媽也變成母狗了。」

阿明也說道：「是啊，你這傢伙用一條母狗換了兩條母狗真是狡猾。」

阿綱卻笑道：「嘻嘻嘻，這有什麼，大家一起分享，這下咱們一共有三條母狗有什麼不好的？」

阿飛又說道：「也對，要不要把我媽媽也一起宰了？」

「還是不要了吧，都宰了就沒人給咱們煮肉吃了，還是要留下一個的。」

「嘿嘿，說得也對。」

很快于敏就舔光了李美華身上的精液，接著又砍下了她的頭，然後將她全身塗上蜂蜜用荷葉包裹起來放進了蒸籠，而這全程阿綱都在她背後不停地抽插著。

這時候阿飛又到了射精的邊緣，他雙手捧住曲婷的腦袋猛地向前一挺身，只見曲婷纖細的喉管一下子頂進了一個雞蛋大小的圓球。

曲婷喉管被堵住呼吸不暢胸膛一陣劇烈的起伏，那強大的吸力讓阿飛再也無法忍耐，哆嗦著將全部精液射進了曲婷的喉管。

當阿飛射過精滿意地拔出肉棒時，差點被他窒息的曲婷立刻就劇烈地咳嗽了起來，喉管裡的精液從嘴裡噴出沾滿了她的俏臉，兩團柔軟的乳肉像兩隻雪白的兔子跳個不停。

「咳咳，你們，咳咳，你們這群小鬼，咳咳，差點把我嗆死，咳咳咳……」

阿飛嘿嘿一笑說道：「也好啊，嗆死就省得還要專門屠宰了。」

「咳咳，你們，你們真的要宰殺我嗎？阿明，你真的要屠宰媽媽嗎？」曲婷還是有些不敢相信。

「當然了。」

阿明一邊在媽媽的陰道裡馳騁一邊說道：「要是再等下去，媽媽變老了肉就不好吃了。還是趁著現在讓我們吃掉好了。」

阿明一邊說著從一旁拿過了一把尖刀在曲婷柔軟的肚子上比劃了起來。

曲婷感受著冰涼的刀身在自己的肚子上劃來劃去一顆心不禁砰砰直跳，她想要掙扎但是雙手已經被緊緊綁住動彈不得，現在她才算是明白了什麼叫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向來為人強勢的她到了這個關頭也不禁害怕了，她閉上眼睛輕聲哀求道：「好兒子，求你不要再嚇唬媽媽了，你要吃媽媽的肉就把媽媽宰殺掉吧，別嚇唬我了。」

阿明看到平時對自己凶巴巴的媽媽竟然如此懇求自己不禁更想戲弄她一番，當即說道：「你這樣求我可不行，母狗求主人一定要更謙卑一些才像話。」

曲婷沒有辦法，只好低低的聲音哀求道：「主，主人，求求你殺了我吧。」

「什麼？聽不到啊，大點聲音。」

「主人，求主人把母狗殺掉吃肉吧。」曲婷雙頰暈紅緊閉雙眼大聲喊出了這羞恥的請求。

「哼哼哼，好吧，那我就滿足你的請求。」阿明說著將刀尖對準媽媽的心窩噗地一聲刺了進去。

「啊，好，好痛啊。」曲婷顫抖著呻吟道，而阿明完全沒有心軟，他雙手握住刀柄向下一劃，只聽哧的一聲，曲婷白嫩的肚皮就像裂開的絲綢一樣被剖成了兩半，肚子裡的內臟嘩啦一下都流到了案板上。

于敏看到曲婷像一條大白魚一樣被人開膛破肚不禁有些意亂情迷，恍惚間她彷彿看到自己躺在案板上被幾個少年開膛破肚大卸八塊，他們每人捧著一塊自己的美肉大嚼著。

這麼想著于敏只覺胯下像是觸電一樣一陣酥麻，一陣強烈的快感讓她頭暈目眩，終於長吟一聲達到了高潮。

而還在抱著她猛幹的阿綱感覺著懷裡的美婦人那愉悅的顫動也禁不住將精液射進了她的子宮。

高潮過後的于敏還感覺身體有些輕飄飄的，若不是阿綱從背後抱住她幾乎就要摔倒在地上。

阿綱晃了晃她的身子說道：「喂，於阿姨，醒醒，不要只顧著自己爽啊。快去幫忙處理一下曲阿姨的內臟吧，如果弄破了就不好收拾了。」

這時的曲婷正瞪著一雙空洞的眼睛望著天花板嬌艷的紅唇一張一合，看上去就像一條被開膛了的鯉魚。

被阿明剖開肚子的疼痛已經讓她有些失神了，任憑于敏一捧一捧取出她的內臟丟進廢物桶卻好似完全沒有知覺一般。

阿綱將一杯清水潑在她臉上，曲婷這才猛一激靈回過神來！

「哦，天吶，我的肚子，哦，於，于敏，你做什麼？啊，好痛！」

這時候于敏剛剛用小刀切下了曲婷的肛門，她捏住那截直腸將曲婷的整個消化器官從肚子裡拖了出來說道：「當然是在處理你的內臟了，別亂動，要是弄破了會把肉弄臭的。」

「不，不要弄了，好痛，哦，哦，這是怎麼回事，哦，好爽……」隨著阿明猛烈的抽送，曲婷痛苦的呻吟竟然有轉變成了愉悅的鳴叫，她感到一股熱流像潮水一樣在自己的小腹湧動，一波一波的快感壓倒了剖腹的疼痛。

阿明看著被開膛破肚的媽媽在自己身下輾轉呻吟更是覺得無比興奮，他感到自己不但是操著一個女人，而且是自己的母親，是一塊肉。

這種多重身份的疊加更加刺激了阿明的性慾，他抓起媽媽的小腿一口咬住了她那富有彈性的絲襪腳根，他就像一頭兇猛的野獸般一邊啃咬著媽媽的腳跟一邊瘋狂地抽插！

曲婷那剖開的肚子裡可以看到一團鮮紅的肉球正隨著阿明的抽送抖個不停。

在阿明的操弄下曲婷又開始浪叫了起來~~！

「哦，阿明，操我，哦，操得媽媽好舒服，用力啊，哦，好爽，哦——」突然間，曲婷那被綁在砧板上的身體猛然向上一挺，一聲暢快的長鳴噴薄而出，而後曲婷頭一歪就癱軟在了案板上，俏麗的臉龐上再沒有一絲波瀾。

她的一雙杏眼微微上翻，鮮艷的紅唇像花朵般綻開，嘴唇微微上翹，嘴角邊還露出一個小小的酒窩。

一道晶瑩的口水混合著血液從她嘴邊滴落，留下一道紅線讓她淫靡的表情更顯得嬌艷。

在曲婷高潮的瞬間，阿明也終於在母親的體內釋放了自己的慾望。

他氣喘吁吁地退出肉棒撫摸著媽媽的軀體說道：「哈，好媽媽，真是一條淫賤的母狗，我還是第一次幹得這麼爽。嘿嘿，希望你的肉質也一樣讓人滿意。」

于敏俯下身子吸了一口曲婷陰道裡的精液說道：「唔，阿明，你想怎麼處理你媽媽的身體呢？」

「嘿嘿，那就燒烤吧，我早就想把她烤來吃了。對了，我也要把她的頭切下來保存。」

「好吧，阿綱，麻煩你去把你家的燒烤架搬出來吧，我們先把曲婷的肉烤上。」

「OK，待會等我媽媽蒸熟就可以開餐了。」阿綱說完將一套燒烤架搬進了大廳，三個少年在于敏的幫助下切下了曲婷的頭將她的身體像青蛙一樣固定在了燒烤架上燒烤了起來。

而等待烤肉的這段時間于敏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三個少年的肉玩具，身上的三個洞幾乎都要被三個少年的精液注滿了。

一直到烤架上的曲婷被烤成了金黃色，三個少年又將蒸籠裡的李美華抬了出來，一桌豐盛的生日宴席就算是完成了。

阿綱取出準備好的生日蠟燭插在了媽媽李美華的乳房上，李美華的嫩乳蒸熟之後又白又軟，點上蠟燭就好像是兩座生日蛋糕一樣。

他們圍著這座特別的生日蛋糕唱了生日歌，阿綱吹熄了蠟燭然後就開始切蛋糕了。

李美華的清蒸嫩乳像水豆腐一樣柔軟嫩滑，用餐刀輕輕一切就陷了進去。

阿綱捧著一塊乳肉細細地品嚐，但覺奶香之中還帶著些蜂蜜的甘甜，實在是回味無窮。

阿明也不禁稱讚道：「阿綱你真有辦法，哈哈，這麼好吃的生日蛋糕我還是第一次嘗到，又香又甜而且肥而不膩，真是太棒了。」

阿飛此刻正抓著曲婷的一隻絲襪腳啃食，他一邊咀嚼一邊說道：「阿明你媽媽的蹄子也不錯啊，又香又筋道，越嚼越有滋味。」

說著他又從曲婷的蹄子上咬下一塊蹄筋嚼得吱吱作響。

于敏看著他們吃得津津有味不禁說道：「你們幾個小鬼，就顧著自己吃，我忙了半天還要被你們折磨，都不關心我一下。」

阿飛嘿嘿一笑說道：「好媽媽，今天辛苦你了，這塊臀肉又肥又嫩，你先嘗嘗。」

說著他從曲婷屁股上撕下一大塊肥肉裝在盤子裡遞給了于敏。

于敏微微一笑說道：「嗯，還是兒子乖。」

說著她正要接過烤肉盤的時候，阿飛卻一彎腰將盤子放在了地上說道：「嘿嘿嘿，我的母狗媽媽，母狗吃飯就應該趴下，可不能用手哦。」

阿綱和阿明也都是哈哈大笑。

于敏看了看已經變成了兩隻口交器的好友的人頭不禁感嘆：「唉，還是你們兩個乾脆，就剩下我一個還要被三個小鬼羞辱。」

雖然這麼說著，但她還是跪趴在了地上像一隻母狗一樣啃食著曲婷的臀肉。

瘋狂的生日宴會一直持續了一整天，三個少年不停用母狗于敏和兩個人頭口交器發洩慾望，餓了就吃一些美女肉充飢。

一直到了傍晚時分，這場生日宴會才算是接近了尾聲。

正當他們打算結束宴會的時候，于敏卻攔住他們說道：「等等，阿飛，你們把我也處理掉吧。」

「處理掉，你也要接受屠宰嗎？」阿飛問道。

于敏有些害羞地低下頭說道：「是的，我也想像美華和曲婷一樣被當成母狗宰殺，人頭被做成口交器，我的肉你們可以每人拿一些回家，等明天再吃。」

三個少年相互對視了一眼都是微微一笑，阿飛抱住媽媽于敏說道：「好啊，我的母狗媽媽，我就把你的頭砍下來做成口交器擺在床頭上，每天都用你的騷嘴打飛機。」

阿綱則直接從廚房推出一台鍘刀說道：「正好我家還有一台鍘刀，可以等你被操上高潮的時候砍下你的腦袋。」

阿飛也拍了拍她柔軟的屁股說道：「好了母狗，自己爬到鍘刀上去吧。」

于敏點了點頭順從地跪爬到鍘刀前，將脖子伸進了鍘刀然後翹起屁股等待著兒子的入侵。

已經被三個少年蹂躪了一整天的于敏身體已經非常敏感，兒子的陰莖剛一進入她就忍不住開始呻吟了起來。

阿飛用自己最喜歡的狗交式玩弄著母狗媽媽自然是得意非常，而他更加盼望的是早一點將媽媽操上高潮好砍下她的腦袋。

阿明和阿綱也沒有閒著，他們各自拿著自己媽媽的人頭，將肉棒從脖子的斷口插進去不停地操弄。

由於兩個人頭之前都被射滿了精液，隨著兩人的抽插兩個人頭的嘴唇處不斷有白濁的精液滴下。

而為了不浪費這些精液，阿明和阿綱乾脆湊到于敏的面前，將兩個人頭的小嘴對著于敏，于敏就不停地伸長了脖子去親吻兩個人頭，不停地啜吸著她們嘴裡的精液發出吸溜溜的響聲！

那模樣已經完全沒有了女強人的矜持而是徹底變成了一隻淫蕩的母狗。

阿飛看著媽媽這副淫蕩的模樣不禁更加興奮了，他一邊拍打著媽媽的屁股一邊問道：「騷貨媽媽，騷母狗，你喜歡吃精液嗎？平常都裝得一本正經的樣子，原來這麼喜歡喝男人的精液嗎？」

于敏一邊回答著兒子的問話卻還不忘吸吮著精液：「唔，主人，母狗一直都很渴望精液，唔，只是平時只能裝出一副正經的樣子，唔，不敢這樣喝精液。」

「嘿嘿，騷母狗，你是不是早就想讓男人吃掉了？」

「唔，是啊，母狗早就想讓主人吃掉了。母狗的奶子，屁股，還有蹄子，都想讓主人吃掉。」

「哦？你想怎麼被吃掉？」

「母狗的屁股肉很肥，可以做成紅燒肉，母狗的奶子肉最嫩，適合清蒸，唔，還有母狗的蹄子，可以一隻做烤蹄，一隻做絲襪嫩蹄湯。哦，還有母狗的排骨，還有大腿，哦，這些肉都可以吃的，主人不要浪費啊。」

「嘿嘿，聽起來不錯嘛，那你的騷逼怎麼吃？」

「嗯，母狗的騷逼，母狗的騷逼和子宮可以切成薄片做成刺身，哦，吃起來一定鮮嫩爽口。不過主人吃之前一定要洗乾淨，因為母狗的騷逼被射了太多精液，哦，不洗乾淨會有異味的。」

「哈哈哈，考慮得這麼周到，真是只聽話的乖母狗！」

在這樣一問一答的對話中，于敏彷彿看到自己的身體被三個少年大卸八塊做成了一道道豐盛的菜餚，三個少年坐在一起享用著自己的肉體的同時還各自用自己母親的人頭口交。

他們一邊發洩著淫慾還一邊討論著這三隻母狗媽媽是如何的淫蕩，他們甚至還要把處決三個母狗媽媽的錄影分享到網絡上，讓她們生前的同事好友下屬都看看這三個女人背地裡是多麼的淫蕩下賤。

在這樣瘋狂的幻想中，于敏全身像觸電一樣一陣顫抖，收縮的子宮口噴出一道灼熱的陰精，她終於伸長了脖子發出一聲暢快的鳴叫到達了高潮。

就在于敏高潮的一瞬間，阿飛按下了電動鍘刀的開關，雪亮的鍘刀卡嚓一下就斬斷了于敏的人頭。

她那無頭的身體撲通一聲摔倒在地上，兩條豐滿的絲襪美腿不停地抽搐著，一股股白濁的精液正從她那張開的陰唇中流出。

而她美麗的人頭也是在地板滾了一圈才停下來，她高潮時那愉悅的表情已經定格在臉上永遠不會消退了。

三個少年按照之前的約定將于敏的身體肢解成了大塊，三人挑選了自己最喜歡吃的部位留下，剩下的內臟則直接丟進了廢物桶中。

至於于敏的生殖器則被兒子阿飛整個挖了出來，他要好好品嚐媽媽的陰排刺身的味道。

最後三個少年帶著各自分到的肉塊分別，想想這樣盡興的聚會他們還都是頭一次經歷，每個人都覺得回味無窮。

三個人的媽媽都已經處決了，不過他們的朋友們還有不少媽媽再等待著處理。

想到這裡三個少年又不禁開始憧憬起了一次的生日宴會。

至於這次宴會的錄影他們當然也會好好利用，相信三隻母狗媽媽被兒子處決的事情很快就會街知巷聞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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